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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戲劇節參賽者到戲劇節評判   
杜一選 

香港學校戲劇節評判 

 

 
 

筆者在 1993 年首次接觸學校戲劇節，差不多是第一批帶隊參加戲劇節的老師，經歷了近三十年的參

賽經驗，今年第一次加入評判的行列，從另一個角度去見證戲劇節的滄桑變化，特此撰文與同道分

享一些感想。 

 

第一代的戲劇節是很浪漫的；打從頭一天，就是由評判到訪各校觀賞學生演出，之後會有很長的時

間對談，評創作、也評製作；談演技、也談演出；教學生，也教老師。不知何故，筆者常遇上教育

署督學陪伴評判訪校，產生了一種深受大會重視的感覺。不單是行政的安排，當時的官員亦很有遠

見，當年負責戲劇節的江葉秀娟督學（江太）1 對培訓教師特別有承擔，她告訴我們將培訓資源投放

在學生身上是好，但他們三兩年就離開，很多東西就會流失了；培訓教師卻不一樣，因為教師會在

學校留一段很長的時間，可以將這些重要的價值傳承下去。想不到當年初出茅廬的筆者，領受了江

太的這分差遣，在同一間學校工作了二十四年，這分傳承的勇氣也真的要感謝當年前人的先見。學

校戲劇節就是我的初戀。 

 

第二代的戲劇節多了很多學校參加，學校演出期只是小試牛刀，有如世界杯的分組賽，能在小組勝

出的，才能進入公開演出期，與來自港九新界各大武林高手比試，大家都存著很大的期望，記得當

年的「總冠軍」也會得到報章的全版報導，可見社會對戲劇節也是隆而重之地看待，堪稱學界戲劇

的盛事。筆者有幸感受過這種高水平的切磋；帶著學生表演完畢，等待著評判們討論後宣布賽果有

如判刑一般，那種度日如年的感覺，仍然是歷歷在目，仿如昨天一樣；勝敗乃兵家常事，贏要學習

謙虛，輸要學會瀟灑；比賽過後，回歸玩戲劇的初心，才是真正的贏家。 

 
1 編者按：江太為香港教師戲劇會的創辦人，於 1994 年聚集了一群熱心戲劇的教師組成執行委員會，邀請了鍾景輝先生

和莫紉蘭校長擔任該會的顧問。 



7 

 

 

得到社會關注也會有壞處，學生對獎項的得失有時比對戲劇的熱誠更為重視，戲劇藝術存在一定的

主觀性，要向群情洶湧的學生和老師們解釋給獎的原因和理據，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。最終大會

取消了公開演出期的所有獎項，只保留學校演出期的獎項，學校戲劇節就變得像吵架後的男女朋

友，一切都變得不一樣。 

 

  
 

第三代也就是增加了評判推介演出獎的時代，大會多了說戲劇節不是比賽，也開始不見教育局人員

的蹤影，接洽的都是外判的藝術學院同工。學校演出期變成了唯一有獎項的部分，公開演出期變成

學校內部表演，縱然在公開表演場地演出，但如地點或時間不合適，能找到觀眾入場支持也殊不容

易。在這麼多年的推動下，戲劇表演已成為大部分學校必備的活動，戲劇節每年要面對大量的參賽

學校，也很需要尋求出路。 

 

筆者今年擔任評判，走訪了十多間學校，發現整體學校都很認真看待戲劇節的演出；大多數學校都

會聘請校外導師協助，校內老師的角色漸變成行政支援，雖有部分老師仍然積極參與，但似乎比以

前艱難，從學校不同持分者而來的壓力也比以前大，例如有學校因為臨近測驗，所以未能安排學生

觀賞演出。這十多間學校是否就是整體的縮影或寫照？究竟今天香港學校戲劇發展狀況如何？旁人

似乎越來越難掌握。 

 

一方面，戲劇好像已落地開花，在很多學校蓬勃發展起來，但戲劇節又好像變得低調，面目有點糢

糊，評判就只開了兩次簡短會議，到學校時就差不多是全權代表大會了，學校能收到的回饋就是那

觀賞後即時的和短短的回應、一些獎項和一紙評語；然後，我們就沒有任何關係了。 

 

與學校戲劇節的關係也變成若即若離的感覺，是對重燃舊日激情的等待？還是活在平衡時空的你有

你的生活、我有我的忙碌呢？ 

 

走筆至此，筆者發現自己原來對戲劇節的感情是如此深刻，她盛載了我的血汗和淚水，也是我與一

眾學生留下成長印記的地方，這一切都會存在我心中最重要的位置，被珍惜和愛護著。衷心期望學

校戲劇節可以繼續傳承這些優良的價值，繼續造福莘莘學子們。 

  


